
13
/

2022年12月11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王瑜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七夕会

雅 玩

微雕，顾名思义是一种微
小精细的雕刻，其技艺历来被
称作“神工、鬼工、绝技”，是我
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最小的艺术
品。其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殷
商时期，就有在1.7平方厘米刻
有30个小如芥籽，细如秋毫占
卜文字的甲骨文；唐代也有在
四平方厘米上，精刻260字《心
经》全文的微雕铜镜。
我对微雕的最初了解，来自

语文课本中的《核舟记》，明朝微
雕艺人王叔远，在“曾不盈寸”上
雕刻巧夺天工的精美核舟。而
对微雕产生兴趣，则源于老友唐
洪亮。他历经五十余载以刀代
笔，孜孜不倦地潜心探求创作，
擅长在头发和芝麻米粒大小的
牙骨、珍珠玉石上展现书法，绘

画 艺 术 。
作品曾荣

获“世界吉尼斯之最”及国内外
诸多奖项，被众多机构及个人收
藏。他的红色经典题材作品，在
业界堪称一绝，是当今微雕艺
术领域一位杰出的佼佼者。
对如何

在毫厘之间
微小的空间
里，表现宏
大的场景的
创作过程，我一直非常好奇。洪
亮告诉我，要创作画面别具一格，
又要为微雕尺幅所容纳的作品，
确实难度很大。由于肉眼无法看
清微小的画面，只能全凭手感、意
念、盲刻而成。先要根据材料形
状尺寸，精心布局构图，创作一
幅图稿，然后在纸上一遍又一遍
重复，直至闭上眼睛都能准确画
出原图。胸有成竹、心中有画，
才能进入微雕的第二步创作。

操刀前，一般会在上半夜抓
紧时间小睡一会儿，到午夜万籁
俱静时，开始起床作准备。先喝
上一杯清茶醒脑提神，然后盘腿
静心打坐半小时，把情绪气韵调

节平和，做
到 心 无 旁
骛，意念全
部集中到创
作 的 画 面

后，才动手创作。只有做到意在
刀先，才能入刀有神，随心所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唐

洪亮还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传统，他
用一支自制的鼠须笔，由开始的几
种色彩，直至可以表现出令人瞠目
的四十多种色彩。还开创性地发
明了夜光、朦胧、重彩、起皱、裂纹
等技法，为微雕这门古老的工艺，
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将他的微雕
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有一
件 长 5毫
米，宽3毫米，他赠予的《咏梅》微
雕。在犹如米粒大的画面里，一棵
凌空横斜的梅树，虬枝上堆积着飘
落的白雪，映衬着绽放的红梅，一旁
伟人毛泽东左手挽着大衣，以指点
江山的气魄，高瞻远瞩地凝视着远
方。尤其丝丝黑发与炯炯有神的眼
睛，为大家熟悉的那颗福痣，都分毫
不差地得以展现。令人称绝的是在
作品的左上方，还用毛体刻下了49

字咏梅诗的全文，右下方有作者款
识。这件作品线条流畅，色彩丰富，
诗书画印俱全，堪称精品。
微雕艺术的精髄在于微，它虽

不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一目了然的观
赏性，但有其独特的魅力。当凝神
屏息在显微镜前，身心沉浸其中，品
赏微小空间里的大千世界之际，会
心静如水，思绪却不由得翩跹起来。

周进琪

微雕里的大千世界

和朋友们在某酒楼大厅一隅用餐，冷盘摆齐后，热
菜一道一道地上。
举箸张口间，细听席上友人天南海北地漫谈，闲看

走道里服务员来来回回地递送，一种悠然、恬淡，漫上
心头。
突然，一阵悠扬的旋律传入耳鼓，仿

佛广袤的草原，蓝天白云，踟蹰的牛羊好
像是滚落在绿毯上的珍珠……是萨克斯
名曲《回家》，如泣如诉，不绝如缕。
循声望去，临窗的一桌“银发无忧”

正虔诚地欣赏着“避席”而奏的“小红
帽”。“小红帽”面对着朋友们演奏萨克
斯，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他的背影。他
不魁梧，白衬衫，背带裤，勾勒出了一种

优雅的绅士风度。从他上下起伏、左右摇摆的身姿，我
们看得出他演奏得很投入。一曲完毕，大厅里响起了
掌声，也有杯子撞击桌面的声响，他向各个角度的食客
鞠躬示意，随后又演奏了一曲我们说不上名的曲子。
在座的小芳是学古琴的，我们建议她下次聚会时，

也来一曲助助兴。她认真地说，不行，弹琴是要有准备
的，要酝酿情绪，甚至点上一炷香，让心
完全地安静下来，慢慢地进入状态。
状态好的时候，他先生的“葫芦丝”

自然而然地加入，美妙极了，真是“琴瑟
和谐”。然而，状态，尤其是好的状态，常

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进入状态，需要营造气氛。
“小红帽”的气氛，也许来自半杯红酒的酒力，也许

源于一桌友人的期许。
我曾经很是嗔怪曹老师起身总不灭台灯，哪怕中

午小憩，也不关灯。我觉得那是无谓的浪费，总是勤快
地摁下开关。
有一天，他终于吐露心声：灯亮着，那是一种召唤，

是工作未完的指示，我必须坐下去，而且只有坐下来，
才心安。灯灭了，重新进入“状态”，需要意志力。一枚
印章，这几个字如何排放，不知打了多少遍腹稿，写到
纸上又不一定是想要的效果，几番推敲，几番修改，这
动刀前的心思，很是磨人的。
中央美院的吕胜中教授在他的著作《走着瞧》当

中，记录了这样一件趣事：“很早以前，我结识大西北的
一位叫王兰畦的巧手老婆婆，她剪花，我在旁边看。她
剪时那种全神贯注的入境令我感到一种被忘却般的清
冷，就轻轻问她：‘你心里头想什么？’她过了好长时间
才停住手，缓缓地说：‘什么都没想，心里头空空的。’”
她在黄土地的世界里从容地剪着自己的世界。她的
《娃戏狮》入展中央美术馆，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这
种让人痴迷的力量，也许正是来自于她的静气。
由此，我想到上课也是要进入“状态”的。上课时

手里拿着教案，或者把教案打印成A4纸，夹在课本里，
不时去瞄一眼；要不就做课件，复制粘贴，PPT上密密
麻麻，让学生一段一段地读……这样的课堂，老师入不
了戏，学生难免无聊枯坐。
我曾经听同事说，上课是一种极好的治愈，课前头

痛脑热，精神萎靡，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一进教室，就捋
起袖子，冲锋陷阵，一副斗士
模样。坐在这样的课堂里，
应该是如沐春风的。
进入“状态”，其实就是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也。

陈

美

进
入
状
态

这几天，一直回老家，天天早起，天
天发现，到了冬天，老家的人就生活在霜
里了。每天一大早，我就看见母亲的头发
上、睫毛上都沾着一层层的雪花，雪花很
小、很细、很白，活像母亲做塌饼的面粉，
它们把母亲的头发染得更白，把母亲的
睫毛拉得很长。我知道那
是霜，霜只有起早的人看
得见、碰得到。母亲没有把
霜抖掉，也没有时间抖掉。
在这清冷的冬日，所有的
早上都是一副霜打的情状，所有的时间
都是母亲自由支配的光阴。
风很静，地上的老树叶子打着小圈儿

围到了母亲的高帮雨鞋上，雨鞋上都是小
草，都是烂泥，都是水渍，母亲走路就像拖
着泥块一样，需要用力。我对母亲说，不是
不让你下地了吗？母亲说，人闲着人就
冷。是的，闲着反而冷，但闲在被
窝里却是暖和的。我感叹的是：每
晚，当我们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母
亲什么活儿都别做的时候，我们
却忘记了一个事实，每天早上，母
亲总是第一个起床，起床了，我们管得着
吗？管不住的，其时我们还在梦里。
母亲老了。霜打在她的身上，不再随

风逝去时，她就变老了。多年来，我看见霜
改变了许多人的模样。从我记事时起，当
万物披上雪白的霜衣后，母亲还是天一亮
就起身，还会在自留地上忙东忙西。我有
时去田里，溜到母亲身边，看母亲莳弄蔬
菜。风来了，风大了，母亲会伸手示意我停
下脚步，示意我躲在她的身后。那时我就
贴在母亲的背上，风就对着母亲吹。母亲
说，躲好。有时，母亲瘦弱的身体挡不住寒
风，母亲就说，回到屋里去吧。而她的手，
却时不时地触摸到满是霜的菜叶菜根
上，好像在里屋掸灰尘一样的轻松自在。

母亲看蔬菜的眼睛是雪亮的，拨弄
蔬菜的手是轻盈的。几十年，每年霜落天
下后，她就对我说，霜打了，青菜就会慢
慢甜了，霜打一次，青菜就甜一点。我点
头表示赞同。每天晚上烧蔬菜，我总是期
望青菜很甜很甜。而事实呢？事实是：一

天、两天过去了；一周、两
周过去了。青菜才不涩，青
菜才变软，青菜才有点甜
了。天气最冷时，霜打最重
时，那个甜才是柔软的，才

是顺意的。那时确信：糖的甜不是真正的
甜，真正的甜是青菜的甜。它来自于云
端，更需要时间，最后才成就于青菜。
即使到现在，我也经常看见，母亲一

直在青菜田里走走看看，每一次都一派
虔诚。看久了，母亲有时会在畦与畦之间
放不下脚步，身影摇晃不定，看上去像是

要跌倒的样子，我很心疼。看看菜
叶上满是霜，路上却看不见霜，但
母亲已走不稳身体了。我知道。母
亲不应该一直去菜园里忙碌了，
她会摔跤的。我嘱咐母亲回屋休

息。心里想，如今的母亲，已经被霜赶了
回家，母亲能够站直身体，但不能蹲身看
地看菜了。霜强迫她应该在家里歇着，歇
着看树上的霜。
再能干的人，也会被这雪白的霜熬

老的，熬干人的皮肤、熬出脸的皱纹、熬
白你的头发、熬到你瘦骨嶙峋。如今，霜
再次落到母亲的头上，白头发就是湿漉
漉的样子了。我也是，看着一年又一年的
霜在青菜上，看着看着，就把自己看老
了。现在的我，走进了很少有霜的城市，
无法看到有霜的青菜，偶尔会心生懊恼
的。那时感觉，与其多想，不如回乡。在老
家，地上，青菜上，都有霜。霜的凝华是个
过程，回家也一样。

高明昌

霜落天下

1898年夏，五金大王
叶澄衷在张家浜实地考
察，看到一群孩子在河滩
玩。潮水正悄悄涨起，他
急喊：“交关危险！快回
去！”没想到孩子们骂：“侬
格老头子哪能介要管闲
事，阿拉
白相关侬
啥事体？”
他回

到家中左
思右想，认为儿童顽劣，是
因为上不起学。想到外强
凌辱、国运多舛，都与教育
不力有关。他喊出了：“中
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
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
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
学！”他买下30亩地，捐10

万银两，嘱后人在此地办
学堂，弥留之际留下遗言：
“齐力同心，促其所成。”

1900年6月24日，学
堂在张家浜破土兴建，建到
一半，10万银两所剩无
几。长子贻鉴将分得的遗
产十万银两全部捐出。
1901年4月16日，我国第
一所由国人创办的以班级
授课制新式学校开学。叶
氏兄弟六人又捐10万银
两，使澄衷蒙学堂得以正常
运转。至今，东余杭路，丹
徒路、公平路、唐山路街区，
只因有了这所学校，生机盎

然，已120多年。
学校吸引了诸多名

家。首任校长刘树屏在总
教习蔡元培（后任校长）协
助下，编了著名教本《澄衷
蒙学堂字课图说》，被誉为
晚清民初启蒙读物的发轫

之作。书
中不仅图
说常用字
3500个，
还将刚传

入国内的化学元素、百科
知识等包含其中，成为长
期广受欢迎的训蒙教材。
“澄衷”的天空群星璀

璨。章一山、曹慕管、葛祖
兰、吴友孝、王震、丰子恺、
钱君匋等大师名流先后任
职。学校还请了一大批中
外著名学者专家来校讲学，
有黄炎培、章太炎、陶行知、
李公朴、马寅初、刘湛恩、林
语堂、夏丏尊等。如1921

年10月20日，一位
哈佛博士，作了“中
国与世界”的演讲，
从美国人的视角发
表个人意见：“必须
中国人自己振作，奋发有
为，才可日渐富强！”仅
1914至1937年20多年里，
就有150多位名人来作了
170多场演讲。活水源源
而来，开拓了师生视野，活
跃了办学思想。办学开放，
名师云集，学校英才辈出。
胡适、竺可桢、李四光、倪征
燠、李达三、陈虞孙、陆俨
少、王怀琪、袁牧之、陈鲤庭
等都从这里走出。
这是一片流淌红色血

脉的土地。学校地处杨浦、
虹口一带，是上海产业工人
集居地之一。校园里洋溢

着进步、民主的气氛，又秉
承乐善好施的情怀，接纳无
数贫苦工人子弟免费入学，
名闻四方。这块沃土为中国
共产党早期活动提供了场
所，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0年5月1日，在澄
衷操场上召开了上海首次
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集会。

为此，陈独秀与陈
望道有过一次商
谈。陈独秀指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前，必须做好宣传

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
动，推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的成立三方面工作，“我们
的工作不能停留在作文章
上。”陈望道认同这个观点，
同意出席集会。这次集会
是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只有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才能为党的建立奠定坚实
的阶级基础。由陈独秀发
起并参加的影响广泛的集
会，与会者五百多人。他们
聚集在操场上，高擎红旗，
群情激昂，“劳工解放”的吼
声首次回荡在上海街头。

在革命者的引领下，
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澄衷学
子为中华的崛起而牺牲。
血写民主第一枪的史霄雯；
为民族解放赴难的何友谅，
轰炸日寇军事目标殉国的
俞时骧，牺牲在异国他乡的
林炯……他们永远是“澄
衷”上空闪亮的星辰，至今
还在光照后人。120多年
来，学校抵住了外国商人的
威逼利诱，挺过了日寇的掠
夺践踏。躲过了岁月的风
霜雨雪，就如叶公铜像几度
遭劫，仍在校园挺立一样，

“澄衷”一直在原址坚守。
叶澄衷富可敌国，但万贯家
产已灰飞烟灭，唯有他办的
学校留在世上，传递着他的
初心：“要想强盛吾国，不再
受人欺辱，一定要兴教育！”
近日，澄衷新校区已

奠基，一所各有24个班级
的初高中将在大连路、唐山
路、保定路、昆明路街区重
建。在北外滩摩天大楼之
中，有一所文化积淀深远，
红色血脉流淌的百年老
校，天天书声琅琅，一定会
风景这边独好！

叶良骏

风景这边独好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开赛了！我算不上球迷，但上届
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却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么清
楚，完全是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2018年7月，我与朋友跟团到英国开始为期半个月
的旅游。11日是我们到达的次日，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
游览日程又排得很紧，一大圈兜下来人困马乏，但一进酒
店困意顿消，大堂内灯火辉煌挤满了人，目光全集中在墙
上的挂壁电视机上，满脸兴奋，原来这天
是世界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半决赛。
这天实在累了，洗漱后我很快就睡熟

了，突然间，肩上被一只手拍了一下，有人
在耳边轻轻说：“快醒醒！”睁开眼，同屋的
周老师神色紧张的脸正凑在我面前：“你
听，什么声音？”我猛然清醒，侧耳细听，房
间里有奇怪的“嘟嘟”声。我们四处寻找，
以为是无意间触动了什么开关，但找来找
去找不到。夜深人静，那不明所以的声音
一声接一声响着，似乎在催促，令人不安，
“是警铃！”周老师突然醒悟，快步过去一把拉开房门，一
名披头散发穿着睡裙手抱孩子的女人出现了，探头一望，
她身后是长长的一支队伍……我俩回房间抓起手机就往
外跑，那一刻我想起很多可怕的场面，迅速判断，最重要
的是手机。队伍里的人显然都是刚从床上起来，穿着睡
衣背着包，有的抱着熟睡的孩子……睡眼惺忪却没人慌
张、叫嚷、奔跑，我的心也随之渐渐镇定。大堂里已有很
多客人，前台站着两名身穿消防背心的人员。导游说，消
防员正在酒店检查，请耐心等候，等多久？不知道。困倦
又上来了，我住过很多酒店，这样半夜三更被警铃叫醒的
事还是第一次碰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才宣布没事，
可以回去睡觉了。问究竟，答复是，发出警铃声的是一个
空房间，大概是英格兰输球了，球迷借此发泄一下吧。
在短短的半个月中，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从北爱尔

兰的都柏林到伦敦转机回上海时，因上海台风，在伦敦希
思罗机场附近酒店滞留一晚，半夜又闻警铃大作，这次有
经验了。英国酒店的警铃大概太负责了，微小的触动都
要报告，经常这样“狼来了”。回去睡觉。刚睡着，又被
“负责”的警铃叫醒，这次，不睬，接着睡。

王
安
诺

﹃
负
责
﹄
的
警
铃

微信时代，一不小
心，朋友圈里就进了让
人无语之人。比如某
君，不管我发什么，他都
点赞。直到我发圈时写明不需要点赞，
人家还是习惯性一路盲点，那秒赞的速
度，很容易判断出他根本没看内容，如此
点赞为哪般？难道是为了让人记住他？

可惜过犹不及，我将其
列为盲赞族。
盲赞者，既不走

眼，也不过脑，还不经
心。比如，有人感冒发烧在吊针，有人遇
到了交通事故，还有的，发的是亲友去世
的消息……居然也有人点赞，真是匪夷
所思。

李云杰盲 赞

伞语：若不为人遮雨，谁会
举你过头。

郑辛遥


